
楔子 

正月初一，眾人正歡度春節，到處都是一片喜慶，只有街邊的乞丐們臉上

看不見笑容，正悲嘆著自己淪落街頭的遭遇。 

一名較年長的女乞丐對著另一名年輕的女乞丐說道：「我說妳到底堅持什

麼？妳不想騙人自己就得餓死，妳看妳這瘦巴巴的模樣，又一臉可憐相，

只要妳裝病，我在一旁哭個幾聲，一定可以引來同情，得到更多施捨。」

她實在不懂這個年輕丫頭為何如此冥頑不靈？ 

年輕的女乞丐無奈的笑了笑，搖搖頭道：「我已經試過了，沒用的。」 

「妳在哪裡試的？那裡的人真狠心，相信我，這個城的人不會。」 

「不是的，我試過，的確可以多騙得幾分錢，但沒用的，無法改變我的未

來。」 

「未來？」年長的女乞丐毫不留情的大笑起來，笑她淪落至此還看不清現

實。「妳還想著未來，我只能想到餓了好幾天，現在我就想要有個吃的。」 

年輕的女乞丐何嘗不知道徒勞想著未來沒有用，但她已陷入了無法脫離的

輪迴，她知道自己這三個月的人生，很快就要重來一次了。 

須臾，她乞討的碗裡落下了一枚銅錢，她盯著那枚銅錢，毫無意外地又看

見銅錢上刻著「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這幾個字，給她銅錢的人並沒有立

刻走開，而是站在她的身前等著。 

年輕的女乞丐並未抬頭看向對方，只是輕聲道謝，這城裡認識她的人太多，

她不想讓人看見如此落魄的自己，接著她聽見對方嘆了口氣，而後緩步離

去。 

第 1 章 

「小姐、小姐，妳快醒醒，卓公子託人送來了一封信，說是要給小姐的。」 

梅府的丫鬟芹兒正在床邊輕聲喚著大小姐梅水菱。 

其實平常梅水菱非得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肯起床，而且若不是她自己睡醒而

是讓人吵醒的，她會非常生氣，本來芹兒也不敢來吵醒她，只是這封信很

重要，芹兒更擔心要是誤了時間，自己會受到更激烈的責罵。 

然而，今天梅水菱沒有因為被擾醒而大發脾氣，反而靜靜的坐在床邊一會

兒，才伸出手，等著芹兒把信交到她手中。 

「芹兒，那個卓孟哲對我來說並不重要，所以這封信也沒有重要到必須立

刻把我叫起床。」 

芹兒一聽，嚇得立刻撲跪在地，以為自己就要受到大小姐的責罵。 

然而梅水菱只是站起身，走到芹兒面前，彎下身子將她扶起來，還對她露

出了淡淡的笑意。「別怕，我以後不會隨便罵妳了。」 

芹兒卻嚇得渾身發抖、直冒冷汗。大小姐這是怎麼了？ 

「大小姐不是罵奴婢，是在教導奴婢，這些奴婢都明白。」 

梅水菱重重的嘆了一口氣，知道芹兒不會那麼快放下戒心，這才又耐著性

子解釋道：「妳從小就忠心耿耿的跟著我、服侍我，比我的妹妹還要親，



連幫忙送信這種被我爹知道非剝了妳的皮的事妳也敢為了我做，我不該老

是罵妳，過去這麼對妳，是我錯了。」 

「大小姐……」 

「好了，不管妳信不信我，總之，妳會慢慢發現我不一樣了，首先，我有

件事要告訴妳。」 

「大小姐請吩咐。」 

梅水菱走到妝臺前，拿起了上頭的珠寶盒，塞進了芹兒的手中。「來，這

盒首飾送給妳，免得來日我被趕了出去，保不了妳。」 

芹兒不解，「大小姐，老爺不會把妳趕出梅府的。」 

「這個卓孟哲是我的剋星，妳千萬切記，不要再幫他送信了。」 

「奴婢一直以為大小姐是喜歡卓公子的。」 

喜歡嗎？或許曾經是的，但那是在她遭遇到一連串的奇遇之前。 

「不，我並不喜歡他，或許他對我是有意的，或許他以為我喜歡他，但不

管他目前對我是不是有情意，最終他還是會害了我。」 

芹兒用力的點了點頭。「奴婢知道了，絕不再幫卓公子送信，也絕不會讓

卓公子有機會見到大小姐。」 

梅水菱滿意一笑，讓芹兒服侍她更衣、梳洗。 

打理好自己，梅水菱本準備走出房間，卻看見芹兒把珠寶盒又放回妝臺上，

她又拿起珠寶盒，塞進芹兒的懷中。 

「說了要給妳就是妳的，好好收著。」 

「大小姐，芹兒不需要的。」 

「不，妳很快就會需要的……快拿去收起來。」 

梅水菱的欲言又止沒有引起芹兒的懷疑，芹兒在無奈之下，還是收起了那

盒珠寶，並在梅水菱的催促下走出她的院落，往下人房走去，將東西收好。 

在臨出院落前，芹兒既疑惑又擔心的回頭看了梅水菱那落寞的神色一眼，

她不知道大小姐是怎麼了，怎麼一夜之間就變了心性，眼神也有著不符合

她年齡的滄桑，好像她已經經歷過數十年的人生一般。 

大小姐也不是一直這麼壞心眼的，在大小姐小的時候，在夫人未過世之前，

她也是個可人兒的，只是後來夫人過世了，老爺娶了新的夫人，新夫人對

大小姐完全放任，不予管教，才會把大小姐寵成了這副模樣。 

大小姐突然變了性情，是好還是不好啊？ 

看著芹兒帶著疑惑離開，梅水菱知道她在想什麼，只是發生在她身上的奇

遇，她無法向她言明。 

是的，她方才對芹兒說的事都會發生，有一天她會被趕出梅府，芹兒也會

因為不知名的原因離開梅府，最後被迫嫁給一個老屠夫，雖然比她這個被

趕出梅府的大小姐好得多，不愁吃穿，但她過著十分悲慘的生活，日日被

那個善妒的屠夫丈夫毒打，只因為她可能在街上不經意多看了哪個男人一

眼。 



她為何會知道？因為這樣的情形已經不知道發生第幾次了。 

她會一次又一次的醒在這富貴人家，也一次又一次的淪落街頭成為乞丐，

直到拿到那枚刻著「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銅錢買了饅頭吃，就又會回

到這偌大的梅府，醒在同一天—她收到卓孟哲給她的私奔信的這一天。 

梅水菱走出院落，來到梅府後花園的那座池子旁，這座池子差點害死了她

的弟弟，也是從那件意外開始，父親便對她死了心，只想著快快把她嫁出

去，眼不見為淨。 

母親在她七歲那年過世，或許是她年紀還小，父親想著得有個娘來管教她，

所以隔年就娶了繼母進門，繼母雖然不是把她視如己出的疼，但至少不曾

欺凌過她。 

而後，繼母接連生了弟弟及妹妹，很快她便發現父親不是只疼她一個孩子，

所以她對弟弟妹妹生出了嫉妒心，想盡辦法的欺負他們。 

父親是唯一會斥責她的人，繼母反而是那個總是擋在她身前為她向父親求

情的人，就因為這樣，養成了她驕縱的性格，有一天終於出了大事。 

她知道弟弟很喜歡草編蟋蟀，故意把他房中的草編蟋蟀拿出來，當著他的

面全給丟到後花園的池子裡。 

本來她只是想出出悶氣，所以當她看到弟弟在池子邊哭了起來，就滿意的

走開，回到自個兒的院落，沒想到過沒多久，就聽到吵吵鬧鬧的聲音，說

是小少爺掉進池子裡了。 

最後，弟弟的小命是救回來了，但當他一清醒，父親問他為什麼在池邊玩

時，他立刻說出了她的惡行，並說他是為了救那些草編蟋蟀才會掉進池子

裡。 

想到這裡，梅水菱重重的閉上眼，即便是她過去那惡劣的性子，都沒想過

要害死自己的親弟弟，更何況是現在的她？所以她只是無限懊悔著。 

從那時起，父親便不再管她了，把她養在她的院落裡不再見她，甚至還開

始讓人為她找門親事，想快快把她嫁出去。 

可笑的是，她從小被養壞了的，她的無才是整個萬安城都知道的事，當然

有了梅府為她準備的豐富嫁妝，她不愁嫁不出去，但若想要找個門當戶對

的人家，人家不是非她不可。 

就在這段時間，她在每月固定前往寺廟上香的日子，遇見了同為香客的卓

孟哲，當時的她不但對弟弟的意外覺得事不關己，也拒絕父親看上的幾個

可當她夫婿的人選，這時卓孟哲開始追求她，她的心也隨時間過去深陷，

終於愛上了他。 

梅水菱拿出那封剛剛芹兒交給她的信，她不用看便知道裡頭寫著什麼，她

直接撕毀了。 

當她第一次看到這封信時，她義無反顧的在約定的時間離開梅府，與卓孟

哲私奔了，他們逃到鄰縣不到三天，兩人便開始不停地爭吵，她從小優渥

慣了，根本過不了這種清貧日子。 



後來卓孟哲突然消失無蹤，她只好回到萬安城，但父親並沒有原諒她，還

將她趕出家門，最終她流落街頭成為乞丐，直到拿到了那枚銅錢，回到了

這個早晨。 

一開始她以為這只是一場漫長的夢，也明白了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道理，於

是這一回她帶了滿滿的珠寶首飾與卓孟哲私奔，卻在到了鄰縣的當夜，他

便偷走了她所有的珠寶消失了。 

發現自己錯付了終生，再次重生後，她學會了別去赴約，但也不知道怎麼

傳出了消息，說她與卓孟哲私通，他甚至還上門求娶，拿出他們私訂終生

的信物，於是父親氣得把她趕出梅家，然後她又成為乞丐，在正月初一這

天再重生一次。 

梅水菱走到了梅府大門口，這三個月的人生她已經過了無數次，如今她是

真的覺得前途茫茫，不管是她說之以理的要卓孟哲放手，還是動之以情的

求卓孟哲好聚好散，甚至學了一技之長養活自己，最後都改變不了她成為

乞丐的命運。 

這是上天的捉弄，想讓一次又一次成為乞丐的經歷來洗盡她過去的罪惡？

還是天可憐見，給了她最後一次的慈悲，不忍見她成為乞丐告終，所以讓

她一次又一次的重生，直到不會成為乞丐為止？ 

她每回重生都會採取不同做法、做出新的選擇，然而無數次的重生讓她不

知道還能有什麼選擇。 

此時，一頂轎子緩緩地經過梅府大門前。 

梅水菱知道轎子裡坐的人是俞睿淵，因為轎子旁跟著的人是阿喜，是俞睿

淵的貼身侍從，而且等會兒風會吹起窗子的布簾，露出俞睿淵瞪著她，一

臉冷酷的表情。 

這不僅是因為梅、俞兩家是商場上的敵人，她與俞睿淵也非常討厭彼此。 

此時風又吹起布簾，梅水菱這回沒有一看到俞睿淵的臉就別開視線，反而

直直地瞪視著他。 

她都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了，還怕什麼？ 

然而，一切起了變化，這回，俞睿淵喊了停轎，然後他掀開了窗簾。 

「梅水菱，妳做什麼瞪著我？」 

咦？在她數不清的重生經歷裡，俞睿淵從來沒有停下過轎子。 

不！該說是她因為不想看見他的臉，所以總會別過臉去，但這一回她沒有，

所以情況產生了變化。 

莫非，她一直以來沒做的這個選擇，就是可能改變這猶如詛咒一般循環的

方法？ 

「雙眼是我的，我愛看什麼就看什麼。」 

若是過去的俞睿淵，聽到她這麼說，定會不悅地立即喊起轎就走，但這一

回，他並沒有這麼做。 



「我還以為妳『愛』看的男人是別人呢！起轎！」沒頭沒腦的丟下一句話，

他便喊了起轎要離開。 

梅水菱卻像是想起了什麼，衝上前攔下了轎子。「俞睿淵，你是不是知道

了什麼？要不然你為什麼會那麼說？」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有些耳語開始傳開了，我勸妳好自為之，免

得有一天毀了自己的名聲。」俞睿淵連轎帷也沒有掀起，彷彿是連當面與

她說話都會弄髒了自己一般。 

俞睿淵果然知道卓孟哲的事！原來她與卓孟哲之間的事在這麼早就有了

傳言嗎？ 

不行！她不能再淪落到街頭行乞了，她要改變人生，俞睿淵這與過去她重

生時不一樣的反應，應該是個契機。 

「俞睿淵，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我名聲有損的話，就幫幫我吧。」 

俞睿淵沉默了許久，最終掀起了轎帷。 

在那一瞬間，梅水菱好似看見他隱去了什麼表情，卻來不及細究，就見他

下了轎，來到自己面前。 

「剛剛說話還那麼不客氣，現在卻要我幫妳？」 

「我走投無路了，過去我從沒有試著找過你幫忙，或許找你才是正確的選

擇。」 

梅水菱難得對自己如此客氣，還用近似請求的語氣對自己說話，這讓俞睿

淵來了些興趣，他挑起眉頭問道：「妳要我怎麼幫妳？」 

「這裡說話不方便。」 

「一個時辰以內到俞府見我，否則，我就當沒答應過妳。」 

「好！我一定去。」 

 

 

「妳說妳走投無路，何不一五一十的告訴我？」 

俞睿淵選擇在花廳裡見梅水菱，這裡雖然不若大廳氣派，但至少可以讓梅

水菱不那麼拘謹。 

梅水菱看著這熟悉的擺設，她是第一次來這裡，但這花廳卻不是第一次見，

因為它與城西俞府裡的花廳幾乎一個模樣。 

梅水菱小時候去過城西俞府，那是俞睿淵的老家，雖然同在萬安城裡，但

只有俞家兩老還住在那兒，俞家兩老的孩子們，女的出嫁，男的則是成了

親搬出老家，唯有俞睿淵例外，聽說是因為有了自己的事業，才找了座宅

邸搬了出來。 

她記得小時候到城西俞府作客時，最喜歡待在花廳裡，看著院子裡那些俞

家的姊姊們在花園裡開心撲蝶。 



不久之後，兩家的情誼因為梅水菱母親的逝世起了變化，梅老爺變得十分

專注在經營梅府名下的產業，在幾次的競爭中與俞府傷了和氣，最後兩家

便不相往來了。 

甚至後來俞睿淵有了自己的事業，竟與梅家競爭起了皇商的資格，最後梅

家敗了，俞睿淵成了皇商，梅、俞兩家完全成了水火不容之勢。 

看著梅水菱先是看了花廳的擺設，最後陷入了沉思，俞睿淵的表情和緩了

下來，但嘴上還是不饒人，畢竟聽到了那個傳言，他很難不當一回事。 

「看來妳還不夠走投無路，不想求我幫妳。」 

「不！不是的！」經歷了那麼多次輪迴，梅水菱已經不是那個刁蠻任性的

大小姐了，只要能助她脫離這樣的困境，她什麼事都肯做。「我只是想起

了我小時候很喜歡俞府的花廳……」 

「既然情誼已經不存在，就無須再回憶過去。」 

畢竟兩家勢如水火多年，如今還是她自己送上門向他求助，他的語氣不好

梅水菱能理解，倒也沒有和他硬碰硬。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或許我需要一個建議，或許我需要一個

庇護，因為很快我就會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了。」 

俞睿淵只是冷冷一笑，萬安城人盡皆知，梅老爺把長女寵得十指不沾陽春

水，再加上她那個繼母，別人的眼中或許是她大度，對於先夫人所出的孩

子比自己的孩子還要疼，但在俞睿淵的眼中，這個繼母心機頗深，她根本

是故意把梅水菱給養廢了的。 

「我不相信那麼溺愛妳的梅老爺會把妳趕出家門。」 

「爹爹對我再不如以往了，不久前我險些害死了弟弟，爹爹從那時起，除

非必要，便不再跟我說半句話。」 

那件意外俞睿淵多少有耳聞，只是他聽說梅水菱毫無悔意、依然故我，如

今看來好像並不是如此，她的眼中含著淚，那是真實的後悔，不是為了求

得同情演出來的。 

「所以，梅老爺是為了這事要趕妳出門？」 

「不完全是，應該說，是發生了一件又一件讓我爹失望的事，最終才使得

我被趕了出去，你試想，在如今我爹對我這麼失望的時候，如果有一個我

爹不認同的男子纏著我要我嫁給他，我若真與他走了，我爹會不會再也不

認我這個女兒？」 

她心裡還想著要跟卓孟哲走嗎？俞睿淵的神情一冷，語氣自然也跟著變得

像一把寒冰做成的利刃，直直刺向她的心窩。「妳也不想想妳自小養尊處

優，離開了家，妳怎麼可能過得了苦日子，如此妳還傻得要跟他走，怪不

得別人。」 

是，她就是傻，如今她知道了。 

「我從了那人會流落街頭，不從會被公開兩人的關係趕出家門，最後的結

果都是流落街頭成為乞丐，俞睿淵，你說說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辦？」 



「妳有什麼把柄抓在卓孟哲的手上嗎？」 

果然俞睿淵是知道卓孟哲的啊！梅水菱苦笑道：「他的確是追求過我，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手中有一支對我非常重要的髮簪，那髮簪成了證據，他

說那是我送給他的定情信物。」 

「但妳沒送？」 

梅水菱搖了搖頭，無奈的繼續說道：「你不就是聽到了謠言，才會對我的

清白有所懷疑嗎？那麼別人也會，我爹也會。」 

俞睿淵沉默地看著她無助的模樣，他看得出來她對於自己將要面對的茫茫

未來感到焦急，她是真的遭遇了困難，雖然他不明白她為什麼會向他求助，

及尋找解決的方法，但他的確得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完成一直以來的心

願…… 

「梅水菱，三天後，我會親自帶人上梅府提親。」 

「什麼？什麼提親？」她聽錯了嗎？他為什麼要上門提親？就算不相信她

的遭遇，也用不著這麼玩她吧！ 

「依照妳的情況，離開梅府已避免不了，但為了不流落街頭，妳需要一個

庇護，而我，能給妳一個棲身之處，不過，我是生意人，總不能白白讓妳

得了好處，妳必須付出代價。」 

「什麼代價？」他要她付出的代價，莫不是與他要提親有關吧？ 

「我要妳嫁給我，成為我的妻子。」 

「俞睿淵，你在說笑嗎？我們兩家是死對頭，我爹怎麼可能讓我嫁給你？

你要是上門提親，我爹肯定立刻把我趕出梅府。」 

「我說了，妳離開梅府已是避免不了，妳有很多選擇，可以流落街頭、可

以跟了卓孟哲，但妳也可以選擇……跟了我。」 

「你要的是一段真實的婚姻，而非為了什麼莫名的原因，只想要一個名義

上的妻子吧？」 

「當然，我要的是真實的婚姻，妳必須嫁給我，成為我的女人、為我生兒

育女。」 

他們上一刻還是仇人啊，怎麼可能這一刻她就會甘心嫁給他？而且他到底

為了什麼，竟想利用她孤立無援的處境逼她嫁他，他明明是討厭她的，不

是嗎？ 

她的反應很明顯的不願意，俞睿淵也不急，涼涼的又道：「我給妳三天時

間考慮，三天後我會親自上門提親，到時妳可以拒絕我，我也不會強求妳，

但往後妳若真的流落街頭，可別再來找我，我定不會理妳。」俞睿淵說完，

就無情的背過身去，隱去了他真實的表情。 

梅水菱自知並沒有更好的選擇，但她當真無法立即答應，只能說道：「我

明白了，我會好好考慮的。」 

她頹然的離開了花廳，沒再多看俞睿淵一眼，自然也沒看見他緊緊的握起

了拳頭，洩露了他真實的心情。 



「不要怨我，我要是不這麼做，妳就不會……」 

他將接下來的話悶在了心裡，終究沒有說出口。 

 

 

梅水菱知道自己眼前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但在經歷了無數次的重生之後，

她又不太肯定如今的選擇是正確的。 

攔下俞睿淵的轎子的確讓事情有了不一樣的發展，但萬一她做對了選擇不

會成為乞丐，那麼後果呢？ 

是！她可以脫離這個不斷重生的輪迴，可她就會以俞睿淵妻子的身分一直

生活下去，這又是她要的嗎？ 

更讓梅水菱覺得徬徨的是俞睿淵的決定，她記得初見他的時候自己才七歲，

她已經不記得他們之間發生了什麼事，只記得他冷冷的說了一句話— 

「我才不要，她好醜。」 

她不記得他所謂的「不要」指的是什麼，卻很清楚在他眼中她長得很醜，

而後的每一次相見，換來的都是他的欺負，直到兩家不相來往之後，她是

沒再受他欺負，但卻成了仇人。 

他如此討厭她，又為何要娶她？每天看著一個他討厭的女子，他不覺得難

受嗎？ 

「大小姐、大小姐！」芹兒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一般的跑進梅水菱的院落，

直到跑到了梅水菱的面前，還直叫嚷著。 

梅水菱難得見芹兒這麼緊張，安撫道：「慢慢說，別急。」 

芹兒喘了好幾口氣，才把想說的話順暢的說出來，實在是這個消息太過震

驚，她不得不快些跑來告訴大小姐。「大小姐，外、外頭有人提親，是、

是俞府的……」 

「俞睿淵是吧？」 

「大小姐知道？」 

他還真如他所說的，三天後真的上門來提親了。梅水菱像是知道事情會怎

麼發展一般，對著芹兒拜託道：「芹兒，幫我收拾簡單的包袱，準備幾套

衣物就好，還有，枕頭下有一只小錦囊，一定要放進包袱裡。」 

那只錦囊是每回重生離家時她一定會帶著的，錦囊裡有幾張銀票，可以讓

她暫時度過一段日子，帶珠寶首飾出去兌換不易，還是銀票好用些。 

「那個錦囊是小姐說備著離開梅府要用的，大小姐現在要離開梅府了嗎？」 

「我……可能回不了這間房了，只是我怕有人說話不算話，總得帶些銀票

為自己想著後路。」 

就在芹兒仍舊一頭霧水之際，梅水菱走出了院落，來到大廳，果然聽見了

父親與俞睿淵並不愉快的談話。 

「妳想娶我女兒？」 

「是，我要娶菱兒。」 



「我絕不允許你娶我梅府的女兒！」 

「為什麼不？我知道我們兩家視彼此為仇敵，但我與菱兒之間並不是，更

何況梅老爺本就在為菱兒找門好親事，我俞府與梅府門當戶對，我與菱兒

更是青梅竹馬，我不該是菱兒最好的選擇嗎？」 

「就憑我與你爹是商場上的仇敵。」 

「梅老爺，商場不該有永遠的敵人，再說了，我們在此爭論無益，梅老爺

何不問問菱兒，看她是不是想嫁給我？」 

是的！要解決這個僵局當然只能靠她，於是她深吸一口氣，走進了大廳。

「爹……」 

她一眼就看見父親雖然望向她，但很快就別開了視線。 

梅水菱知道，那是父親恨她險些害死了弟弟，又因為她是他的女兒而無法

真狠下心懲罰她的矛盾。 

梅水菱走到俞睿淵的面前，輕聲問道：「你竟然真的來了？」 

「我說話算話。」 

「你應該明白，我若應了你，可能會立刻被我爹趕出家門吧？」 

俞睿淵的表情沒有一絲變化，像是今天不管發生了什麼事，都在他的意料

之中一般。 

「妳有選擇，看妳是做為我的妻子被趕出梅府，還是背著與卓孟哲有染這

樣有損私德的罪名流落街頭。」 

是啊！他還真的知道她眼前只有這兩條路！ 

梅水菱就當與他有了默契，這才揚聲說道：「俞睿淵，我答應嫁給你。」 

坐在主位的梅老爺可不允許，仇敵就是仇敵，他不會把女兒嫁給仇敵之

子！ 

「這裡是梅府，一切還是由我作主，這樁親事我不允就是不允！」 

「爹……」梅水菱轉身面對父親時，她的表情不是懇求、不是任性妄為，

而是帶了滿滿的心痛，她睜著一雙含著淚水的眼，說出了預言一般的話，

「今日我不允了俞睿淵，來日，你也會因為以為我私下允了別人而將我趕

出去。」 

「妳若沒有做出有損私德的事，我怎麼可能趕妳出門？」 

「那是因為自從險些害死弟弟後，爹便不相信我說的話了，我一次又一次

的試著想讓你知道我的性子已經改變了，但爹並不相信。」 

「妳在胡說什麼？」 

梅水菱有過太多次重生的經驗了，她很清楚不管她怎麼做，都無法改變父

親的想法。「就當我胡說吧，但現在唯有俞睿淵可能是我的轉機。」 

「如果妳硬要嫁，那妳就不再是我梅府的女兒！」 

父親果然還是這麼說了……無數次的重生，她聽過太多次父親威脅趕她出

家門的話，為什麼她學不會不要再心痛？ 

「爹爹，我早就決定好了，我要嫁給俞睿淵，絕不改變。」 



「早就決定？妳居然還與他私訂終生？！」梅老爺氣得渾身發抖。 

他就不明白小時候可人又天真的小女娃，長大怎麼會變了一個樣子，苛待

府裡的奴僕、欺負自己的弟妹，現在竟然還敢忤逆他？！他終究對她徹底

死心了。 

「好，妳要嫁可以，此後梅府再與妳無關。」 

梅水菱知道這樣的結果無可避免，但至少這回不是為了那個她明知道會讓

她不幸的卓孟哲，而是為了俞睿淵。 

她在父親面前跪了下來，磕了三次頭，才哽咽著道：「謝謝爹爹的養育之

恩，女兒離開了，請爹爹好好保重。」 

道別完，梅水菱起身望向父親，看見的是父親沒有一絲心軟的表情，她苦

笑著流下眼淚，這才轉身面對俞睿淵，看見的是俞睿淵咬著牙、雙手緊握

成拳瞪視著她的模樣。 

「現在你可不能後悔了，我只有你了。」 

俞睿淵一句話也沒說，放開了拳頭，改為握住她的手，大步往梅府大門走

去。 

在大門口，抱著梅水菱包袱的芹兒已經等著了，看著大小姐真的被趕出梅

府，整個梅府上下，只有她真心的為她流了眼淚。 

「大小姐，既然明知道老爺會趕妳走，大小姐為什麼還要這麼對老爺說？」 

「芹兒，現在不走，再過不久我會走得更難堪，現在至少……」梅水菱抬

頭望向俞睿淵，雖然他沒有多說一句話或是多看她一眼，但他倒是將她的

手握得很緊，一副不打算放開的樣子。「現在離開，至少是有人上門求娶，

而不是因為不貞被趕出家門。」 

「什麼不貞？芹兒一直跟著大小姐，大小姐哪裡能做出什麼不貞的事啊！」 

梅水菱由芹兒的手中接過包袱，見芹兒為自己傷心至此，她十分感動，再

一次提醒道：「記得，我給妳的東西妳放心的用，因為我走了以後可能會

發生一些事，讓妳不得已做出妳不願意的選擇。」 

「大小姐……」 

聽梅水菱這麼說，俞睿淵微挑起眉毛看向她，認為她是在以自身的情況給

予芹兒忠告，正如她嫁給他就是迫不得已的選擇，這讓他有些不悅，所以

他冷冷的下了命令，「上馬車。」接著硬是把梅水菱給送上了馬車。 

看著俞府的馬車不只載走了俞家少爺，也一併載走了自家小姐，芹兒的淚

就怎麼也止不住。 

第 2 章 

新郎官俞睿淵穿著一身喜服，臉上卻沒有該有的笑意。 

娶梅水菱是他從小的心願，所以他心甘情願，然而一連串的誤會以及兩家

人的恩怨，造成他們互相仇視，這是他無法也無力改變的事實，所以他曾

經想過是不是得放棄這個心願，沒想到如今居然成真了。 



走上了廊道，隔著窗，俞睿淵看見由喜娘陪著的梅水菱，頭上蓋著的喜帕

雖然遮去了她的臉，但他知道她的表情絕不是嬌羞喜悅，而是他為何娶她

的懷疑，還有不得不嫁給他的無奈，想到這裡，他的表情又沉重了幾分。 

他走進了房裡，喜娘福了身，喊了聲少爺，他卻看見梅水菱因為喜娘這聲

問安而渾身一震，他不禁自嘲，他的新婚妻子看來不但不願意嫁給他，甚

至是怕著他的。 

服侍新人喝過合巹酒，說了一大堆吉祥話後，所有的喜娘盡數散去，只留

坐在床邊的新郎及新娘。 

梅水菱的喜帕已經拿下，露出她因為大喜之日而讓人點飾出的妝容，一雙

長睫大眼更顯明亮，唇瓣鮮紅欲滴。 

但梅水菱的臉上沒有笑容，倒也不是怨懟這樁婚姻，她只是像是在想著什

麼似的，望著遠方沉思。 

俞睿淵不知道怎麼開口，只能望著某處沉默。 

梅水菱自從被他帶回俞府後就一直住在這個院落，他說了隨她的心意布置，

他原以為她這個梅府的大小姐會把院落打理得十分奢華，沒想到她只是添

了件雅緻的屏風、幾件青花瓷擺設，如此而已。 

直到他選了這裡做為他們的新房，才讓人多做了些喜氣的布置，但那也只

是暫時的，等成親後就會一一撤下，恢復原先的模樣。 

這些日子，梅水菱住在這個院落裡深居簡出，也一反常態不讓丫鬟貼身伺

候，過去她在梅府可是身邊隨時都要跟著人服侍的大小姐，如今她卻是梳

洗全靠自己，要不是她身分有別，僕人們不敢，她幾乎都要自己打水了。 

兩人之間的沉默最終是由梅水菱打破的，「你有你自己的院落，我還以為

新房會設在你的院落裡。」 

她一直以為雖然嫁給了俞睿淵，但至少她能待在自己的院落，能避開他便

儘量避開，兩人相安無事的生活下去，但他卻選了這裡做為新房。 

「妳不喜歡我與妳同住？」 

「不是的，只是這樣對你並不方便，不是嗎？來日你若納了妾，也不好只

住在這裡。」 

「納妾？妳希望我納妾嗎？」 

從他的表情，她看不出他是真的有這樣的疑問，還是等著她說出她的想法

後笑話她，所以她並沒有說出真正的想法，「我哪裡能違背你的決定？」 

「就這一點妳可以，只要妻子不允，做夫婿的就不該納妾，我要妳告訴我

妳真正的想法，妳希望我納妾嗎？」 

從剛剛梅水菱就一直看著他的臉，卻讀不出他真實的心意，但她真能把心

中所想說出來嗎？ 

她別開了視線，想著身為一個女子的無可奈何。「我自然是不希望的，但

你俞府的……」 



「好了，妳該改口了，俞府不是我的，是我們的，妳忘了妳已經是我的妻

子了嗎？還有，妳說了不希望我納妾我便不納，縱使妳同意了，我也並不

是性好漁色之人，妻子，一個就夠了。」 

「但你並不愛我，能接受我為你生兒育女嗎？」 

俞睿淵苦澀一笑，反問道：「菱兒，妳覺得我為什麼要娶妳？」難道她就

從未想過他若不愛她，那為何要娶她嗎？ 

「我想過很多原因，但最後我只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你想藉著我的困境，

一報兩家之間存在已久的仇恨，所以故意娶我來凌虐我。」 

他臉色一沉，她可以不明白他的心意，但絕不能這樣誤解他。「妳覺得自

己被凌虐了嗎？」 

「就是沒有我才覺得忐忑，我不知道你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幫我？又為了什

麼要娶我？」 

見她這般困惑不安，俞睿淵幾乎要脫口說出對她的情意，然而她接下來的

話讓他猛地止住了話，更準確一點說，是不敢說出口。 

「我在這裡住得並不安心，一直想著該不該離開，如果你真的凌虐我了，

我倒還住得心安理得。」 

俞睿淵突地仰天大笑，站起身走到窗邊，擱在窗臺上的雙手緊緊握起，仰

頭望著天上的明月。 

「俞睿淵……」 

「從今天起改叫我的名字，夫妻之間這麼連名帶姓的喊，太生疏了。」 

梅水菱沒有掙扎太久，她已為人妻是事實。 

「是，我明白了。」 

聽聽，她這語氣不像妻子，倒像是他從外頭撿回來的小丫鬟。 

他暗自深吸了一口氣，問道：「菱兒，妳的猜測之中有過我的愛嗎？妳不

覺得我可能愛著妳嗎？」 

「不覺得，因為從小到大你從沒給過我好臉色，更何況我也不希望你愛我，

因為我不愛你，那會讓我覺得虧欠你。」 

俞睿淵的表情極其複雜，但當他再轉身面對梅水菱時，又恢復了以往她熟

悉的惡棍模樣。 

「我選了這裡當新房與妳同住，那是因為我需要獨處的時候我還有自己的

院落可以回去，至於凌虐，我沒有凌虐人的興趣，但娶妳為妻倒是能報個

小冤小仇，讓心裡暢快幾分。」 

「怎麼報？」果然是這樣！梅水菱就知道自己沒有猜錯，她思來想去，他

也只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娶她了。 

俞睿淵走回床邊，大剌剌的坐到她身旁，而且沒有一絲柔情、沒有一句情

話，伸手就要解她的喜服。 

梅水菱嚇了一跳，連忙揮開他的手，瑟縮在床角，她沒有傻到不知道洞房

花燭夜兩人要做什麼，她只是沒有預料到真的發生時她會這般驚懼。 



俞睿淵沒再動作，卻用帶著惡意的冷然語調命令道：「先幫我脫了喜服，

再脫了妳自己的，然後躺到我身邊。」說完，他定定的瞅著她，一副十分

有耐心要跟她耗下去的態勢。 

梅水菱緩緩坐直身子，咬著下唇忍住眼淚。 

「菱兒，我救妳免於流落街頭，妳卻連一點代價都不肯付出嗎？」 

看她半晌沒有動作，俞睿淵說完起身就想離去。 

梅水菱趕忙下了床拉住他的手臂，不讓他離開。「我、我知道了。」接著

她怯生生的開始解著他的衣裳。 

俞睿淵只是低頭凝視著她不發一語，等她褪去他的外衣後，他躺到床上，

側著身子「欣賞」著她解開自己喜服的模樣。 

梅水凌直到她脫得只餘抹胸及襯裙，這才坐到床沿，然後緩緩的移向俞睿

淵。 

她的顫抖十分明顯，沒有一刻減緩過，不知是剛剛那扇他沒關上的窗吹進

來的風讓她感到寒冷，還是她在怕他？ 

想到這裡，他不由得嘆了口氣，「躺下。」 

梅水菱離他有些距離的躺了下來，俞睿淵長手一伸，把她拉向自己，覆在

她的身上時還引來她一聲驚呼，但他其實只是打算把她給挪到床的內側，

自己睡在外側。 

「最近天越來越冷了，晚上能有個暖爐可以抱在懷中也不錯，妳穿了那一

身衣服，抱不暖。」 

「你……只是想抱著我睡？」 

「那是自然，難不成妳還希望我做別的事情？」 

「不！不是的！」梅水菱連忙搖手，她知道夫妻之間免不了做那件事，她

只是還沒有準備好。 

「菱兒，我不會強迫一個不願獻身的女子。」 

梅水菱很感謝他的體諒，卻不敢肯定他能維持這樣的承諾多久。 

「我……會盡責為你暖床的，只是……如果你怕冷，是不是睡床內側更好

些？」 

俞睿淵側過身子，將寒意給擋在自己身後，嘴上只是淡淡的回道：「不用，

我喜歡睡外側。」 

說得好像他常跟別人共寢一般，要不然怎麼會知道更喜歡睡外側？ 

想到這裡，梅水菱不自覺從他懷中抬起頭看向他，正好對上他的目光，那

一瞬間，她好像看見了那雙如星子般燦亮的眼眸來不及隱去的什麼，讓她

有些失神。 

俞睿淵噙著笑，將她摟得更緊。 

她被迫貼著結實健壯的他，感覺到他熱燙的掌心貼著她的後背，輕輕摩挲

著，另一手則放在她的後腰處，漸漸地移向她的臀，身軀的熱度透過薄薄

的衣料熨燙著彼此，她嚇得推著他的胸膛。 



「你不是說不會強迫我嗎？」 

俞睿淵壞心的淡笑著，稍一使力就讓她製造出來的距離消失，嘴唇親密地

貼近她的耳邊，用低沉的嗓音魅惑著她，「我是不會強迫……」 

他的氣息吹拂在她的耳廓，惹得梅水菱泛起輕顫。「那為什麼這麼做？」 

「這麼做妳的身子會更暖，抱著妳的我也會更暖。」 

「你……」 

「所以我不會再更進一步，當然，如果妳要求的話，我倒是可以勉為其難

滿足一下我們彼此。」 

「我不會！」 

「那就好，否則我也是很為難的，我不想讓妳失望。」說完，俞睿淵翻了

個身背對著她，這才又恢復沉重的表情。 

梅水菱盯著他的背，忍不住無聲的落下淚來，她不該因為他的玩弄而覺得

受了傷害，是她自己說的，他娶她是為了凌虐她，被凌虐她反而心安理得

嗎…… 

在無數次的重生經歷裡，她遭遇得還不夠嗎？這小小的傷害對她來說不是

虐待，傷不了她。 

過了一會兒，她以為俞睿淵已經睡著了，正想往內側挪，離他越遠越好時，

卻聽到他開口— 

「誰准妳離開的，我的背冷了，抱著我。」 

「明明你面向床的外側，那頭比較冷。」 

再能忍，都還是能聽得出梅水菱的聲音帶著哽咽。 

俞睿淵卻沒有放過她，「妳真的想面對一個男人正面抱著妳時可能會發生

的意外？」 

梅水菱嚇得立刻伸出手摟住了他的腰，身子也貼上了他。 

直到感覺到她放鬆了身子，俞睿淵想起婚前偷偷來這裡看她的每個夜晚，

看見了她躲在房裡哭泣，這才又開口，「不要一個人偷偷哭，要哭就抱著

一個人哭，心裡會好受一點。」 

他知道她常常獨自在房裡哭泣嗎？不可能吧！他是因為聽出了她現在說

話帶著哭腔吧？但他會這麼說，是因為……關心她嗎？ 

不！更不可能，他肯定會接著說出什麼傷人的話來。 

「我睡熟了的話，妳要是哭得再大聲也吵不醒我，妳只可以在這個時間哭，

否則我會拿妳的哭臉取笑妳一輩子。 

不出所料，梅水菱的淚容添了一抹又惱又無奈的笑，俞睿淵這人還真好猜

測，果然就打著這樣欺負她的主意啊！ 

不過，這卻讓她有種得救的感覺，一個人哭泣是多麼孤單悲傷的事，她多

需要一個肩膀在她哭泣的時候給她依靠，卻又能在她哭完之後忘記她那丟

臉的模樣，這樣的情況對她來說不是最好的嗎？ 

「睿淵、睿淵……」 



她連喊了幾聲沒有回應，這才確定他已然入睡，她便從這份無心給她的溫

柔，偷偷地竊取了一些溫暖。 

聽見她的哭聲，背對著她的俞睿淵卻緩緩地睜開了雙眼，他挪動了他的手

想覆上摟在他腰間的那隻小手，可終究在碰到她的前一刻，又悄悄挪開

了。 

 

 

成親數日，除了與俞睿淵在一起的時間，梅水菱總是滿臉愁容。 

倒不是與他相處有多愉快，而是唯有與他在一起的時候，她才不會想起自

己被趕出梅府的事。 

她重生後想向弟弟妹妹道歉，但父親早已為了弟弟妹妹的安全，將她與他

們隔離開來，她想讓父親明白自己知道錯了，然而從小到大的驕縱讓父親

一時之間無法相信她。 

不過……與俞睿淵在一起雖能暫時忘了這份憂思，卻有另一種煩惱。 

晨起時，她得服侍他更衣、梳洗，用膳時也要她伺候、布菜，方才用晚膳

時他竟然還告訴她，要她去向總管學習，往後後宅得交由她掌理。 

名義上她的確是俞府的主母，但俞睿淵就真的放心把整個俞府交給她？且

當她這麼問他時，他居然還陰沉著一張臉，問她不掌後宅難道要被百無一

用的供養著嗎？ 

要不是俞睿淵自己都說了娶她是想報個小冤小仇，她都要以為他們是一般

夫妻了。 

俞睿淵進房之前看見的，就是梅水菱在院子的亭子裡沉思的樣子，他不知

道她在想什麼，先是愁著臉，後又因為想起了什麼蹙著眉，他突然有了主

意，揚手招來了身後的阿喜交代了件事，這才逕自走進房裡。 

梅水菱搓了搓雙臂，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竟然開始感到身子有些發寒，

她正要轉身回房，就看見一名丫鬟走了過來。 

丫鬟對她福了個身，說道：「少夫人，少爺請妳回房一趟。」 

「他回來了啊？」 

「是的，少爺晚膳過後去了一趟城西俞府，方才已經回府了。」 

梅水菱曾問過俞睿淵不帶她回城西俞府去見見公婆嗎？他卻一直推託，她

明白那是因為俞家兩老並不喜歡她這個媳婦，怕是成親那日願意來主婚也

是因為兒子的請求吧！ 

這也難怪方才晚膳之後他只說要出去一趟，卻沒告訴她是要回老家。 

梅水菱進了房，在外室沒有看見俞睿淵，很自然的便閃過了屏風往寢房裡

走去，然而一進去先是看見了還冒著熱氣的浴盆，接著就看見他站在一

旁。 



他一向是回他自己的院落沐浴的，大概是因為兩人還不到可以裸裎相見的

程度，但今晚他怎麼會選擇在這裡沐浴？她雖然感到意外，卻不會有任何

意見，整個俞府都是他的，他樂意在哪裡沐浴誰能管得了他？ 

「你準備沐浴嗎？那我先迴避。」 

「為什麼要迴避？」 

「你要沐浴，我不方便留在這裡。」 

「我要沐浴，妳當然得留在這裡。」說完，俞睿淵沒再多解釋什麼，大張

著雙手等著。 

梅水菱不是不熟悉他的擁抱，成親以來的這些日子，他夜夜非得要抱著她

入眠，只是現在還不到就寢時間，而且他正準備沐浴，不是嗎？ 

「我、我們這個時候抱在一起，等會兒要服侍你沐浴的侍僕進來看見了，

成何體統？」 

「我說了要抱妳嗎？還是妳已經等不及晚上就寢，現在就想抱抱我？」俞

睿淵說完，還刻意的走上前去，作勢要把她擁進懷裡。 

梅水菱一個靈巧挪移，躲開了。「對不住，是我誤解了。」 

她的閃躲很明顯的讓他不開心，所以俞睿淵又大張著雙手。「以後服侍我

沐浴就是妳的工作了。」 

「我？可、可是、男女授受不親……」 

「需要我再提醒妳一次妳是什麼身分嗎？」 

他一這麼說，梅水菱便知道自己是沒有資格拒絕的，她極力忍下心頭的不

甘願，走上前為他寬衣。「我知道，不就是讓你娶回來欺負的嗎？」 

俞睿淵放下雙手，臉上那慍怒的表情彷彿要將她生吞活剝了似的，見她有

些瑟縮，他才又再次張開雙手。 

梅水菱看得出來他忍了怒氣，卻不代表怒氣有一絲絲緩解。 

「我剛剛想說的是，妳是我的妻子，不是什麼不能授受的男女。」 

那與她說的有什麼不同？她不也說了，她是他「娶」回來欺負的？ 

梅水菱的心裡有這樣的質疑，但不敢真的說出來，他多變的情緒讓她疲於

應付，或許她只要乖乖聽話，他有一天總會膩了的。 

但很快的，她便發現「乖乖聽話」得花費她多大的氣力。 

脫幾件衣服並不是多困難，困難的是她要努力無視袒露在自己眼前的身

軀。 

儘管她沒見過別的男子的身軀，但她也知道以俞睿淵這結實的身材，別說

女子看了臉紅，怕是男子看了也眼紅。 

他只是一名商賈，不是什麼武將，更不是什麼做粗活的工人，為什麼能有

如此結實的體魄？隨著她為他褪去中衣，她避也避不開的視線看見了他寬

闊的肩膀、結實的胸膛，還有無一絲贅肉的腰腹。 

她害臊得不敢再往下看，立刻站到他身後，改而由他身後解開他的褲帶。 



直到看見她可愛的表情和反應，俞睿淵的怒氣這才緩解，他故意涼涼地問

道：「還說妳不急著抱我？妳現在在做什麼？」 

「我不是……」 

「那麼為什麼不站在我面前解？」說完，他還幫她解下了自己所有的下著，

接著故意轉身面對她。 

梅水菱羞臊得想轉身，俞睿淵卻不許，還在她正要遮住雙眼時，扣住了她

的手，讓她只能往前站了一步，雙手貼著俞睿淵的胸膛，然後就著這個姿

勢把自己的臉埋住。 

他放開了一隻手，將落在她耳邊的髮絲勾至耳後，然後傾下身子，煽情的

在她耳邊輕聲道：「妳這麼急著送上來不是為了擁抱？那麼我想我明白妳

的想法了，是想與我共浴吧！」 

「才不……」 

她這才後知後覺的意識到兩人的姿勢太過曖昧，想退離開，但來不及了，

俞睿淵順勢擁住了她。 

「這浴盆太小，年前我得到江南去辦點事，到時候帶著妳去，在江南我有

座別府，裡頭有一個天然的溫泉浴池，到時……我再與妳共浴。」 

「我不是要與你共浴。」 

「好了，知道妳害羞不敢說，我心裡明白就好，我再不入浴水都要涼了。」 

這一回，俞睿淵沒再為難她，也沒再阻止她因為害羞而別開眼的動作，自

己進了浴盆。 

在浴盆裡坐定，他看著梅水菱被氣鼓的雙頰，方才她在院子裡沉思的愁容

已全數消散了去，他這才緩緩露出微笑，接著又故意命令道：「說了要妳

服侍，怎麼妳連擦背都不會嗎？」 

梅水菱腹誹著，就算她說不會他也會笑話她、逼她學吧！與其讓他去命令

一個侍僕來教她怎麼服侍他入浴，她寧可自己慢慢學就好，讓人知道了多

害臊啊！ 

然而，很快她就發現她的擔憂已然成真。 

「我已經吩咐了侍僕，以後就由妳服侍我入浴，所以時間一到妳就自己回

房來，別讓我再叫人去請妳。」 

天啊！他的欺負還真是徹底！非得讓人知道她這樣服侍赤身裸體的他

嗎？ 

不用猜也能肯定她絕對在腹誹他，俞睿淵笑得更開心。 

梅水菱看著他的笑容，這才鬆了口氣，看他開心的樣子，應該不會再想出

其他的事情欺負她了吧？ 

也因為鬆了口氣，她才驚覺自己又忘了方才在院子裡正愁著什麼。 

俞睿淵總說要欺負她解氣，但若她告訴他，每次他這樣欺負她，得利的反

而是她，因為她能夠暫時忘記愁思，不知道能不能藉機氣氣他，在這小心

眼的戰爭之中取得一次勝利？ 



「丫鬟說你回了一趟城西俞府，公婆有說些什麼嗎？」 

這句話讓俞睿淵收起了笑容，他將後腦枕在浴盆邊緣，闔眼假寐，並沒有

回答她。 

「怎麼了？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他睜開眼，看著不死心的梅水菱，刻意轉移了話題，「菱兒，我們成親好

幾天了，現在妳還覺得我在欺負妳嗎？」 

「自然是欺負，俞府這麼大，就找不到一個服侍的丫鬟嗎？」 

「妳要我讓其他女人來服侍我更衣沐浴，夜裡還為我暖床？」 

他叫她做的工作又何止如此？梅水菱忍不住頂嘴道：「我說的服侍是指晨

起時服侍你更衣梳洗，還有用膳時伺候你。」 

「原來妳這麼不喜歡做這兩件事啊……那麼我讓侍僕來做就是了，妳早說

我就會依妳了。」 

「真的？」 

「自然是，那麼，除了這兩件事，妳很喜歡服侍我更衣沐浴及暖床吧？這

兩件事我會依妳，妳可不許又不甘願了。」 

他又刻意誤解她！儘管是因為怒氣，但梅水菱的雙眸裡終於有了火花，這

讓她整個人顯得鮮活許多。「俞睿淵，你故意的是不是？」 

「是。」他老實不客氣的承認。 

聞言，她不由得一愣，一時還真找不到由頭發難，只好又默默的低下頭為

他擦著背。「早該猜到你又是在欺負我。」 

「這怎麼是欺負，明明妳方才抱怨的我都答應讓別的侍僕做了，妳還不滿

意？」 

「我……」 

梅水菱還想再說什麼，直到她突然想到俞睿淵轉移了話題，於是她收起了

一身的氣焰，落寞的問道：「公婆找你回城西俞府，是要說我的事吧？」 

沒有成功轉移話題，俞睿淵嘆了口氣，在浴盆邊撐著肘、支著額，這才回

道：「妳別管他們說什麼，我會處理。」 

「發生了什麼事？又是因為我們兩家互相為敵的事？」 

「互相為敵又如何？我終究是娶了妳，在這件事情上頭他們已經為難不了

妳。」 

怎麼為難不了？梅水菱想著過去的自己，刁蠻驕縱任性，脾氣又大，誰家

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兒子娶了這樣的女子？ 

「他們肯定很不喜歡我吧……」 

她是因為過去他爹娘對她的態度猜出來的？還是最近爹娘對她的一些不

滿傳進了她的耳裡？俞睿淵定定地瞅著她，問道：「有人在妳面前碎嘴嗎？

誰？回頭我非撕了他的嘴！」 

「不是，下人們都很盡責，你別遷怒他們，是我猜到的。」 

「放心，有我在，妳選了我助妳，就要相信我。」 



「是啊，這一回我選你，或許真是選對了。」 

「什麼這一回下一回的？妳才剛嫁給我，就想著再有下一次機會嗎？」 

「不是的，我只是覺得自己怎麼這麼笨，明明每次都會看見你坐著轎子經

過梅府大門，怎麼就沒有一次上前去把轎子攔下來向你求助？」 

她的話讓俞睿淵懵了，什麼每次？他很少坐轎子，路程近些的他喜歡用走

的，可以順道逛一逛；路程遠些的他則坐馬車，那天會坐轎子，只是剛好

馬車輪軸斷了。 

不過聽到她說自己是正確的選擇，他倒是很受用，他滿意的拉開了笑容，

命令道：「菱兒，水快涼了，妳再不快些我就把妳拉進浴盆裡，抱著妳取

暖。」 

「別！我快、我快就是了！」 

害臊算什麼，至少她一身衣裳還好好的穿在身上，她才不要進浴盆與他共

浴！ 

這麼想著的梅水菱加快了動作，而且一句話也不敢再說，就怕他又找到她

的語病，真把她給拉進浴盆裡。 

俞睿淵本在等著她回嘴，這樣他可以逗逗她，他只說抱著他，又沒想她脫

衣裳，但若她覺得穿著溼衣裳不舒服，他可以為她脫去，偏偏她很聰明的

保持沉默，讓他真的覺得有些扼腕。 

 

 

今日俞睿淵出門，難得沒有帶著阿喜隨行，等他忙完一回府，阿喜立刻迎

了上來，他遣退了左右，逕自往梅水菱的院落走去，阿喜自然跟隨。 

「查得如何？」俞睿淵問道。 

「回少爺，奴才去了一趟私塾，他已經不在那裡教書了。」 

「除了當夫子，他還有什麼辦法營生？」 

「在奴才看，百無一用是書生，他若不在私塾當夫子，怕只能在街上賣字

畫了。」 

俞睿淵停下腳步，阿喜躬著身子跟著停了下來，他頭也沒抬一回，似在等

著主子的下一個問題。 

「我雖不常去市集走動，但我想他並不是真的在市集賣字畫吧？」 

「是的，他似是憑空消失了，會不會是因為少夫人嫁人了，他黯然神傷離

開了？」 

「憑空消失？黯然神傷？是任務完成自動消失了吧！」 

「少爺英明，奴才愚鈍自是沒想到。」 

「英明？我若英明，早就把那人給揪出來了，他在暗我在明，我這才會錯

失了機會，讓他給逃了。」 

「那麼……少爺還要繼續找他嗎？」 



俞睿淵沒有細想便搖搖頭，事到如今，他不會輕易現身，多找無益。「阿

喜，你說一個人沒了生計要怎麼過活？想必給了他不少銀子吧，該得要有

多大的利益，那幕後操縱之人才願意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奴才想……少爺其實心裡早有定見。」 

「我心中有底，但沒有證據，萬一錯判了冒然行事，只會讓菱兒更為難。」

俞睿淵負手而立，知道自己終究遲了一步。「他的消失就代表謠言不會繼

續散播開來，城裡那些供人閒談的話題多，一段時間便會平息了，你留意

著他的行蹤便行，他若回萬安城，立刻來稟。」 

「少爺想他會回來嗎？」 

「就算鑽到土裡沒了蹤跡，久了也得探出頭來吐口氣，只看他會不會回老

巢而已。」 

「是！奴才明白了。」 

「退吧！」 

「少爺可是要找少夫人？」 

俞睿淵白了阿喜一眼，沒有回答他便邁開了步伐。 

阿喜緊接著又道：「少夫人正在房裡刺繡呢！」 

俞睿淵頓時停下腳步，不單因為聽到梅水菱竟會刺繡而覺得訝異，也是因

為阿喜不可能無緣無故對他說這麼一句。 

梅水菱既是在房裡，他回房自然就能見到了，何須阿喜事先告知？ 

「你總不會因為知道她應該不會刺繡，覺得稀奇才故意這麼說吧？」 

「奴才自然覺得稀奇，奴才的確不知道少夫人會刺繡，但奴才卻知道少夫

人為什麼會開始刺繡。」 

「喔？她告訴你了？」 

「少夫人不用告訴奴才什麼，是奴才聽到少夫人院落裡的丫鬟碎嘴，說是

少夫人叫人準備刺繡的材料後，喃喃自語的說了什麼她才不是百無一用

的。」 

俞睿淵凝起臉孔，銳利的鷹眸盯視著阿喜，「你想說什麼？」 

「少爺，奴才是想說……少爺為什麼要這麼傷害少夫人，明明少爺你

就……」 

俞睿淵不耐的打斷他的話，「你也覺得我在傷害她？」 

「奴才不敢臆測。」 

不敢臆測？不敢臆測就不會說這麼多了！ 

「你的確不該臆測，也管得太多了。」 

「奴才是怕少爺後悔……」 

「退吧！」 

這一回，阿喜順從的閉上嘴，依著命令退下了。 



俞睿淵來到院落，梅水菱一如以往不讓人服侍，獨自一人在房裡忙著，他

沒有吵她，只是遠遠的看著，發現她不但會刺繡，看起來似乎還在縫製荷

包。 

這荷包的布料及用色都不像女子的物品，她做這個荷包是為了什麼？ 

俞睿淵由懷中拿出自己的荷包，與其說他念舊，倒不如說他只是缺個人在

他身旁提醒，要不是看見梅水菱在縫荷包，他還沒感覺到自己的荷包都用

舊了。 

他突然好想要她縫製的那個荷包，就不知道她是要送給誰的？有這樣一個

人讓她送出手上的荷包嗎？ 

沒來由的嫉妒讓俞睿淵心情不快，刻意出聲道：「梅府大小姐無才是全萬

安城都知道的事，怎麼原來大家都錯了，妳竟有著一手好繡技？」 

梅水菱被嚇了一跳，下一瞬，手裡剛縫好的荷包就被俞睿淵給搶了過去，

他左右端詳著，似是很滿意上頭繡著的翠竹。 

「他們不知道的事還多著呢！」 

「難不成妳要告訴我，妳除了有著一手好繡技，還會其他的？」 

「當然，我還會……」被說得這樣無能，梅水菱當然很不服氣，她除了女

紅，還會彈琵琶，雖然書讀得不多，但吟幾首詩詞也是可以的，但當她正

想一一細數自己的能力時，又突然發現，他哪裡是想知道她會什麼，分明

只是想取笑她，她猛地住了嘴，有些不滿的瞪著被他搶走的荷包。「還我！」 

「妳先回答我，妳做這個荷包是要做什麼用的？」 

「能做什麼？當然是積攢著等萬一我被你趕出俞府流落街頭時，能拿來賣

錢啊！」 

聽到這個回答，俞睿淵馬上露出了怒容。 

梅水菱相當識時務，立刻老實道：「我相信此時此刻你的承諾，但很多時

候總會有不得已，我是防患於未然。」 

「沒收！」 

「什麼？！」 

「這用的是我俞府出資買的布料、繡線，妳以為妳被趕出門了，還能帶得

走？」 

「你也用不著這麼小氣吧，你俞府財大勢大，就幾件繡件也要與我計較，

我一開始總要有幾件繡件來賣錢換本錢，才能再買新的布料繡線來做新的

繡件啊！」 

聽她說得好像都計劃好了似的，俞睿淵更不開心，她就這麼不相信他，覺

得他總有一天還是會把她趕出去？ 

她這哪裡是防患於未然，根本是杞人憂天了。 

「妳以為說要賣就能賣嗎？」 

「當然，在街上擺個攤子就行了。」她又不是沒賣過，當然，她重生無數

次的事是不能告訴俞睿淵的，說了肯定被人當成瘋子。 



「這樣拋頭露面，妳一個千金大小姐做得了嗎？」 

「別小看我，瞧你不就連我有這手藝都不知道嗎？」 

俞睿淵再仔細端詳，不吝於稱讚道：「的確，這荷包上所繡的青竹蔥翠挺

拔，荷包的縫線紮實，做工十分精細，若不說，我還真以為是十分有經驗

的繡娘做的。」 

「那是因為我很有天賦。」 

梅水菱有一回重生，得一在街上擺攤的繡娘所助，那名繡娘看梅水菱覺得

頗得她的緣，就問她要不要學些手藝，認知到自己得有一技之長才能免於

流落街頭，梅水菱便向她學了，而且還學出了興趣，雖然後來還是改不了

她流落街頭的命運，但每回重生她總是會故意再與那名繡娘不期而遇，讓

那名繡娘再教她新的繡技。 

幾次重生之後，梅水菱學得有模有樣，那繡娘便把攤子讓了一部分給她擺

她所做的繡件，讓她換些勉強能餬口的銀子。 

只是每當她覺得否極泰來，日子可以這麼平平安安的過下去時，就會發生

大大小小不同的災禍讓她無法繼續當時的營生，在試過了好幾回，甚至某

次遇上了搶劫的賊人，險些害死那名繡娘後，下回再重生，她便沒再接近

過那名繡娘。 

她自小學什麼都快，就只是不愛學而已，但沒想到這門技藝倒真讓她學成

了，後來在繡坊找到了一份工錢還不錯的工作，若不是遇上了…… 

想到這裡，梅水菱在心裡偷偷嘆了口氣。 

「天賦？還真敢說呢！」俞睿淵順理成章的把荷包給收進懷裡，就是打定

了主意不還她。「這個荷包我要了，之後妳要積攢多少繡件我都不會再管，

要走的時候妳也可以全都帶走。」 

「真的？」 

「妳再質疑我的話，看我怎麼欺負妳！」 

「別！我道歉就是了……」梅水菱連忙道歉，他現在欺負她欺負得還不夠

嗎？她要服侍他入浴，晚上還要半裸著讓他擁著入眠，對她來說真是羞得

無地自容啊！ 

俞睿淵心裡是得意的，他才不管她原先繡這荷包是要做什麼用，總之，他

要了就是他的了，他酷愛青竹，這荷包很對他胃口。 

他開心的正要離開，突然又想起了什麼停下腳步，轉過身看向她，問道：

「菱兒，妳可知道我的院落裡植滿青竹是為了什麼？」 

「不就是因為你喜歡青竹嗎……」梅水菱突然意識到自己露了餡，連忙捂

住了自己的嘴。 

其實她若是神態自若的說完，俞睿淵還不會懷疑，可是她捂住自己嘴的樣

子分明是不打自招，他看了開心，一掃方才臉上的陰鬱，做了一個決定。 

「菱兒，我開間繡坊讓妳管理吧！」 

「繡坊？為什麼？你放心讓我管理你的產業？」 



「難不成妳真想在俞府裡好吃懶做嗎？」 

「不敢，我做就是了。」梅水菱沒好氣地咕噥道。 

明明都叫她要學著掌管後宅了，她哪裡好吃懶做了？更何況她不是努力的

開始做繡件了嗎？是真的可以賣錢的。 

只是她想著第一個做出來的一定要送給他，感謝他收留她，之後她真的會

認真做可以換銀子的繡件嘛！ 

「掌管繡坊之後，妳還得學會看帳，偷懶不得。」 

「是，我知道了，可是……」梅水菱想起之前的經歷，有些欲言又止。 

「還有異議？」 

「不是，我只想問問你，如果送繡件的時候繡件被盜，剛好那繡件的布料

及上頭縫製的珠寶都是客人提供的，到時你會把罪責全推給我，讓我背負

私吞了客人的訂金及材料的這個罪名，把我趕出去嗎？」 

又是趕出去！俞睿淵真不知道自己該生氣還是無奈了，她這沒由來的危機

感到底是怎麼養成的？真的是因為自小養尊處優，突然被父親趕出家門而

受了驚？ 

「我不會讓妳去送繡件，繡坊裡有專門的雇工會送，就算是比較珍貴的，

通常不是掌櫃親自領著雇工去送，也是客人會自行來取，用不著妳做這些

粗重工作。」 

才怪！明明就有繡坊讓她一個小小的繡娘去送，丟了還要她賠，賠不出來

就被趕出繡坊，但如今，她還是想相信他的保證。「所以我不會因為這樣

被趕出去？」 

俞睿淵重重的嘆了口氣，知道說再多都沒用，只能順著她的話回道：「對！

絕不會因為這樣被趕出去。」 

「睿淵，你真是我的救星。」梅水菱一開心，便挽著他的手臂撒嬌起來，

「我老實告訴你，其實是我那天見你的荷包很舊了，便想著要做一個荷包

送你。」 

「我知道。」俞睿淵勾起一抹淺笑，早在問她青竹的事時他便猜到了。 

看她自從成親後第一次主動親近他，他相當開心，自然沒有提醒她兩人此

時舉止親暱，而是靜靜的享受著。 

他相信很快他就能告訴她他娶她的真正原因，這個傻菱兒，至今還以為他

娶她是為了欺負她呢！ 

 


